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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广播体操很害臊

只要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大概没有
人没做过广播体操的。在学校、工厂和机关，
或早上，或午休时间，或每年的广播体操比赛
上，你一定做过。60多年前，每个大中城市万
人齐做广播操的场景，至今还是留在几代人
心目中共同的温暖回忆。

1950年底，新中国第一支体育代表团从
苏联考察回来后，考察团唯一的女性杨烈，向
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
申请报告。 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
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1951年 12月 1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
乐。

从此，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热火朝天
的全民齐做广播体操的场景。一大早，人们
振奋了精神从被窝里爬起，一时间大街小巷
变成了场面壮观的运动场。

当年，法国、埃及和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
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景
况。当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
做广播体操的场面时，他们立即感受到了社
会主义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热火劲。

从此以后，每隔几年就推出一套新的广
播体操，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延续下
来。

1952年6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4年 7月，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
了。第二套广播体操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
带有些洋味。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
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臊、脸红，
叽叽喳喳，笑成一团。有的难为情，称病不
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
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
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
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
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
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
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
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
加，少则1公斤，多则6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
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
眠良好或好转。”（以上内容参考了《广播体
操：长达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2008年7
月15日《北京日报》）

第二套广播体操推行的同时，中国还实
行“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
育制度”。这也是学习苏联的。

“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很多，包括田径、体
操、举重等，这些项目贯穿着速度、力量、耐
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劳
卫制”的等级分三档，即少年级、一级、二级。
少年级和一级比较容易通过，二级比较困难，
一个学校大约不足50％的学生能通过。过了
二级就是运动员标准。

一些当年在校园里求学的学子，还能记得
参加“劳卫制”的情况。早晨，同学们自觉早
起，踏着晨曦，围着学校后边的大操场一圈一
圈地跑。有的在田径赛区练习投掷、跳高、跳
远和双杠，男生女生相互比赛。下午课外活动
时间，操场上同学们更是生龙活虎。体育老师
来回忙碌着，手里端着讲义夹，按照同学填报
的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进行测试。

只要通过了一级、二级“劳卫制”测试标
准，就能得到两枚奖章和两份证书。如果能
通过三级运动员的测试标准，又能得到一枚
奖章。从三级运动员开始，就算是“国家”级
的了。成绩再好点，可以评上二级、一级运动
员，再好就是“体育健将”了。这在当时是非
常了不起的事。

明日关注：凭票限量供应

糙老爸和熊孩子

郭涛信奉“男孩要糙养”，给儿子起名也
起得糙——石头。他认为对儿子的爱应该体
现在行动中而不是口头上，这才是纯爷们儿。

石头人如其名，又憨厚又坚强。拍摄第
一期的时候，胳膊摔伤了，老爸的第一反应
不是“伤得怎么样”，而是“完了，节目录不成
了”。村长听了都有点伤心——是亲生的
吗？这孩子却觉得老爸的反应十分正常。

我以为石头特别爱吃蛋炒饭，因为他总
让老爸做蛋炒饭。问他为什么对蛋炒饭如
此情有独钟，他一脸无奈地说：“我爸也不会
做别的呀！”

因为太淘气被老爸收拾后，我们问他：
“石头，你爸去哪儿了？”他冒出一句不知在
哪儿学的大人话：“谁知道死哪儿去了！”当
时把我们全笑喷了，熊孩子！

但是，在和儿子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
中，我能感受到老郭的心开始变得柔软。这
种柔软，来自于父子之间更多的关注，更深
的理解。

节目中，我和石头单独聊天，熊孩子表
达了对父亲最炽热的爱，坚强的老郭听了，
眼里竟然泪光闪闪，情绪有点小激动。我满
以为他也要和孩子说点儿什么掏心窝子的
话，结果他来了一句：“儿子你饿了吧？我给
你做蛋炒饭去。”瞧，绝对是有什么爹就有什
么儿子。

田亮和郭涛，过去很像孩子的爹，随着
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孩子的“哥们儿”。而
张亮对他的儿子天天，过去很像“哥们儿”，
后来却越来越像爹。

第一天录节目，天天各种淘气，把张亮
折腾得一脸铁青一脑袋汗，情况之闹心，好
像再多一天就难以为继。导演组趁休息时
和他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一味地由

着、惯着，该引导要引导，该管教要管教。”张
亮还真走心了。

第二天，村长给孩子们布置的任务是赶
羊。孩子们都去执行任务了，只有天天不听
指挥，追着追着羊，一拐弯儿抱起了一只鸡。

按以往的经验，天天挨老爸一顿训大概
在所难免。但是张亮没有。不但不训斥，反
而和颜悦色地问天天：“你抱的是公鸡还是
母鸡？”

天天见爸爸没有批评自己，心里也有几
分意外，回答：“母鸡。”张亮继续循循善诱：

“那你给它起个名字吧。”天天眼珠一转，说：
“寇静。”张亮终于绷不住了：“你能换个名字
吗？寇静是你妈的名字！”

当孩子因为胆怯而哭闹时，如果要我来
解决，我可能会讲道理，鼓励孩子勇敢地去
做事。郭涛可能不予理睬，扭脸走人，逼着
孩子不得不独立面对。而小志最初给我的
感觉，就是比孩子更加手足无措。

有时候，节目里要求孩子独立完成一项
任务。让小志离开Kimi，比让Kimi离开小志
还困难。偷偷摸摸，一步三回头，简直百爪
挠心。

离开爸爸的Kimi，手里拎着小筐，眼泪
汪汪，村长看见都心酸，赶快领他去摘柿
子。孩子被柿子吸引，就忘了刚才的害怕和
担心。

慢慢地，小志展现出了超级奶爸的潜
质。节目录制结束，小志笑眯眯地牵着Kimi
走过来：“Kimi，你表现得很棒，村长要奖励
你呢！”随后偷偷把奥特曼玩具塞到我手里。

我会意地接过来，庄重宣布：“Kimi，你
任务完成得很棒，这是特别奖励你的，希望
你继续加油！”

那一刻，小Kimi胸脯挺得高高的，满眼
神采飞扬。小男子汉长大了！

明日关注：老爸和孩子一起长大

佛说，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话我
深信，世间本无那么多纷纷扰扰，就是你我凡
夫俗子闲时喜欢自扰，才会让人产生一种错
觉：世间已无净土。

曾经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跟我说，整天把
自己关在空中楼阁一样的屋子里，过得真窒
息啊。我说那有什么难的，我们关掉电脑，一
起到外面看看风景吧。人总是要接地气的，
关在屋子里，没了地气当然要窒息。他说，此
时哪里的风景甚好呢？我说不说远的，就说
附近的柳树湾，那边有树、有花草，还有弯弯
的小河。现在虽然万物都在枯萎、凋零，但是
那里的菊花还在开着。前几天我经过的时
候，远远望去，一簇簇的黄白菊花很是好看
呢。

一想到它，我就想起电影《满城尽带黄金
甲》里的那个为情夫谋反的王后，在起事的那
一天，将菊花别在每一个士兵的胸襟上。我
说想看菊花，想在菊花里体验“满城尽带黄金
甲”的情境。他在电脑那一边说，那里的环境
确实很不错，有朋友同行赏风景，当然很乐
意。可是就我们两个人出去赏景，那里人流
太多，在午后的公园里，就怕被熟人看到了会
大煞风景，惹来闲言碎语。听了他的这一句
其实才让我觉得大煞风景呢，赏个风景还要

怕被人看到，那还赏什么？光天化日之下，都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要是在风高夜黑，伸手
不见五指的夜晚，一起走在大街上，撞见熟人
还不魂飞魄散？他说这是为了注意形象，怕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说你究竟怕什么？他
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人的一张嘴。一张嘴
可以将一件事说成无数个版本，让人活得很
累。他的顾虑重重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也让我
添堵过的事。

很多年前一个女老乡，因为做了“超生游
击队”，有一年投奔到我这里。她男人在工地
上做泥瓦工，老板迟迟拖欠工资，经济很是拮
据。于是我跟她说，让男人安心赚钱，你在我
这里安心待产就是。他们两口子对我感恩戴
德。

可是没想到的是，在我这里住了时间不
长，女老乡有一天突然哭着对我说，要搬出去
另找房子住。我问她是哪里待她不周，可以
说出来，缘何要无缘无故地走呢？她说，不是
我家人待她不周，而是周围的邻居闲言碎语
让她受不了了。我问她都说了什么？她说，
平时一出门，就有人打听她这是第几胎，没钱
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要知道生了男孩没钱
将来是娶不到媳妇的。有生孩子的精力，为
什么年纪轻轻的不去赚钱，还白吃白喝住在
人家家里，又没有深交，欠人家那么多人情好
意思吗？她告诉我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人都
是附近这一带租房子的房客，她们多是从五
湖四海的乡下来城市陪读的妇女。没办法，
后来我只好塞点钱给她，让她走了。

人喜欢说闲话，一闲了就要弄出点事来
打破表面的风平浪静。闲来无事拉家常是很
多人的习惯，张家长李家短。你要说是狗拿
耗子，多管闲事，也不见得。火车出轨没人
管，人出轨了每天都有人热衷去管，这就是人
的心理。说闲话的人不累，但是听闲话的每
个人都一定很累吧。

你的闲，我的累
◎郭玉琴

我身体协调性不好、运动能力差。所
以，当周围的小伙伴都已经把自行车骑得虎
虎生风的时候，我还是笨拙地推都推不好，
要是骑上去肯定会歪倒。学会骑自行车，是
我难以实现的一个愿望。

那年中考结束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待
在家里没事。父亲劝我：“马上要到外地上
学了，不会骑自行车多不方便，趁着现在有
时间，赶紧学学吧。”我内心非常矛盾：想学，
可是现在学已经比别人晚了好多，要是再学
得慢，熟人看见肯定笑话我笨，自尊心强的
我最受不了这个。可是，父亲说得也是不容
回避的事实，马上就需要自己骑车出门，再
不学就耽误事了。

父亲看着我为难的样子，安慰我说：“没
事，我陪着你学，咱们晚上出去，这样别人就
看不见了。”知女莫若父，还是父亲最了解
我，知道我的心结所在。有父亲的保证，我
踏实了许多，从此开始了晚上的学车生活。

每天晚饭后，父女俩来到村外的大道
上。这段路是沙土路，平坦宽阔，正好适合
骑车。那时的自行车几乎都是 28 寸男式
车，又高又重，对我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大家
伙。骑上以后，我的脚根本够不到地面，不

会掌握平衡很容易就摔倒。父亲跟在自行
车后面，一路小跑，用力扶着后座，随时防止
歪歪扭扭的我摔倒在地。人到中年的父亲，
跑一会儿就有些气喘了，却一直坚持着。有
一次因为劳累，把持不住，被摔倒的自行车
带倒了，起来以后他没有一点生气和不耐
烦，不顾自己手上的擦伤，鼓励我继续。

为了能看得清楚些，我们尽量在有月亮
的晚上出去。月光洒落下来，柔和的光照亮
了前边的路，使我不那么害怕。经过多次练
习，我能独立骑行的距离越来越远。有一天
晚上，骑着骑着，原本明亮的月光逐渐暗淡
下来，怎么回事呢？抬头一看原来是月食。
我们干脆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父亲给我讲了
月食形成的原因、农村里以前关于月食的风
俗。周围非常静谧，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父
女二人。等我们回家时，不知不觉间月亮又
重新亮起来，月食结束了。

没过多久，我终于能熟练地骑车了。到
现在，我每日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已经
骑了近三十年。许多时候，一说到骑车，我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想起那些有月亮
的夜晚。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据着无
可替代的位置，伴随我走过漫漫人生。

月光下的父爱
◎何 昕

甲：这两天忙什么呢？
乙：还有什么，相亲呗，我这日子，不是

在相亲，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
甲：多好啊，日子都过成电视剧了。
乙：那是，昨天朋友给介绍个对象，是个

小学老师，我喜滋滋地开着车去校门口等
人。不大会儿，出来个胖胖的姑娘，我一看就

知道不是介绍给我的，估计都三十多了，年龄
都和我不搭。过了一会儿，又走出个姑娘。

甲：怎么样？
乙：着什么急啊。我一看，心说，怎么给

我介绍的不是刚才那个姑娘呢。
甲：黄了？
乙：黄了！

相 亲
◎张彦红 平顶山新闻网 ——鹰城网事

投/稿/论/坛@


